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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胜

庚子年月皇历传，
疫魔世界舞翩跹。
人民紧跟党领导，
团结奋发曙光现。

战 疫 魔

□赵文强

我计划到长白山旅游已经好
几年了，去年终于成行，是在雨后
初晴的日子里。

天空如洗过一般，湛蓝湛蓝，
一团一团棉絮般的白云漂浮着。坐
上 一 辆 出 租 车 ，赶 往 长 白 山 北 坡
区。一路上，出租车司机好像主人
一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长白山的
故事：长白山因主峰白头山多白色
浮石与积雪而得名，位于吉林省东
南部的中朝边境上，是中国东北最
高的山。长白山是一座令人神往的
山，有着神秘的森林，奇特的山峰，
无尽的宝藏。巨大的高山湖泊，磅
礴的飞流瀑布，无际的原始森林，
奇异的火山地貌，珍贵的动植物，
长白山可以说是一座天然博物馆。
长白山的景点老多了，有长白山天
池、长白瀑布、谷底林海等七大景
观。更奇异的是，山下和山上天气
不 一 样 ，山 下 大 日 头 ， 山 上 下 大
雨，气温相差十几摄氏度。遇到
下雨，天池就被云雾笼罩，要是
看天池的话，只好下次再来。司
机诡谲地转一下头，意思是说碰
碰运气吧。我在惊叹各地的出租
车司机个个巧舌如簧，口才极好
之时，也对眼前堪称导游的司机
竖起了大拇指。

进入山门，我随着人流乘坐摆
渡车，沿着盘山公路直指主峰。同
车一个旅行团的漂亮女导游露出
雪白的牙齿，微笑着向游客讲解：
长白山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与五
岳齐名，是风光秀丽、景色迷人的

关东第一山，素有“千年积雪万年
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长白
山是一座休眠火山，因奇特的地质
结构而形成不同于其他山脉的奇
妙景观，主峰海拔 2691 米，海拔在
2500 米以上的山峰就有 16 座。天
池位于长白山主峰火山锥体的顶
部，是我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天池
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是
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三河之
源。

山 上 气 候 怪 异 ，气 温 忽 高 忽
低，大家注意保暖。女导游说话间，
摆渡车司机向右打方向盘，游客倾
倒左边一大片，有的大声惊呼，有
的不好意思地从别的游客肩上移
开上身。车外是一片片针叶林、岳
桦树林，白色的躯干直插云霄。长
白山的植物，随着海拔的变化呈带
状分布，一层一层，好似楼梯，形成
十分明显和奇特的垂直景观。令人
惊奇的是，在垂直高度不到两公里
的山坡上，大自然鬼斧神工，把各
种植物安排得井然有序。岳桦林生
长在长白山火山锥体的下部，地面
坡度陡峻。连片成带的岳桦林赫然
成为针叶林和山地苔原之间的过
渡性植被，山地苔原和森林成分彼
此互相渗透，形成了复杂的植被镶
嵌 性 ，以 岳 桦 为 主 ，还 有 云 杉 、冷
杉、落叶松等。

又是一个急转弯，游客们虽然
抓紧了扶手，还是随着摆渡车晃荡
着。这时摆渡车已经爬到苔原带，
窗外群山秃顶苔蒙。高山苔原处于
海拔 2000 米以上的火山锥体中部
和上部，其岩石为华彩各异的粗面

岩，地表覆盖着很厚的火山灰、火
山砾、浮石等，大概由于气候严酷，
土层瘠薄，植物分布由下而上逐渐
稀疏，种类逐渐减少。乔木已经绝
迹，仅有矮小的灌木、多年生的草
本、地衣、苔藓等，形成了广阔的地
毯 式 的 苔 原 ，犹 如 秋 日 下 的 足 球
场。

摆渡车大喘着气，蜿蜒曲折来
到了白云峰。排队等候仰视长白山
主峰时，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
雨，内心暗说出租车司机不幸言中
了，便长吁短叹。

几乎刹那间，天公突然作美，
天空奇迹般地放晴，丽日高照，脚
下的砾礓地面仿佛一下子开恩一
般，朗朗出一条大道，直达主峰。欣
然掏出手机，对着右侧的“老虎背”
拍照，全然忘记了脚下火山灰那一
步一升的台阶。及至来到白云峰面
前，喟叹主峰之挺拔巍峻，屏住呼
吸，在天池右岸虔诚地行礼。到天
池右下角，双手合十，默默地、虔诚
地祝福着。抬首远望，禁不住驰眉
张口，眼前是群山怀抱中的天池，
璀璨妩媚。四周是灰色的群山，依
着山势是一幕一幕的苔原，之后是
让人欲飘欲仙的碧绿的天池，那是
神圣的池水，被群山拱卫着，讲述
着数千年的不朽故事。游人屏住呼
吸，对着天池行注目礼。一位长者
喟叹道：我三次来到长白山主峰，
前两次无功而返，唯此见到神圣的
天池，此生幸也！天池好像与老者
开玩笑一般，霎时云蒸雾罩，群山
淹没在雾霭之中。老者双手合十祈
福，渐渐地，云散雾清，天池闪亮再

现，一样艳艳地呈现在老者面前。
游人惊呼着，雀跃着，分享着老者
带来的快乐。这时候，天池的绿，群
山的峻，天空的蓝融汇在一起，构
成了一幅人世间最美的画面，和谐
而美丽。

天池好像玩深沉一般，一会儿
雾罩，一会儿露容。雾罩时，若隐若
现，四周群山颔首等待，犹如宫廷
一般；云开时，霞光万道，白云浮在
湛蓝的天空，群山好像经梳妆打扮
后洁净妖娆，又像礼兵弯腰施礼一
般，恭迎着天池的再现。随着雾散，
初时周边群山显现，苔原毕露，青
翠葳蕤，继而湖面泛着祥光，映衬
着白云，愈显湖面碧绿灿烂。待到
天 池 芳 容 俱 现 ，四 周 群 山 金 光 灿
烂，与白云挽手，拱卫着湖水。那是
一泓仙水啊！

游客们步履难移，如醉如痴。
接踵而至的游人前呼后拥，簇拥着
向山下挪去。在那几公里的栈道上
恋恋不舍，顾盼流连，痴情若醉。坐
在摆渡车上，还在回味着天池的美
丽和奇异。

随着人流，观赏天池瀑布。拾
级 而 上 ，虽 然 只 有 不 到 三 百 个 台
阶，但是或流水，或植被，或山峦，
其情，其景，其奇，无不让人止步观
赏。几十处温泉柔情相迎，白桦树
的热情相拥，木栈道的温柔贴切，
香樟树的亲切搀扶，欢笑声在山谷
中回荡。及至到达天池瀑布前，立
马被雄浑开阔的约百米瀑布所折
服：急流直下不失儒雅，源自百米
依然从容，在群山的怀抱里，在湛
蓝的天空下，在莽莽的苔原上，“飞

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愈显大气和非凡。飞瀑洁白，天池
碧绿，碧绿是呈现世事沧桑，洁白
是风格和力量。

循着指示路线，移步来到地下
森林，仿佛置身天然氧吧，贪婪地
吮吸着纯净的空气，好像进入仙境
一般。地下森林的名字很奇特，窃
以为是处于谷底的森林而已。循道
进入这一片密林，昔日在电影中才
可以见到的高大挺拔的长白松、红
松、冷杉，傲然屹立在那里。木制栈
道 上 时 有 提 示 ，顾 不 得 细 看 指 示
牌，一路仰首观望着粗细不一的树
木，不成行却成林，不规则却凛然，
向着光明努力地延展着，或十几米
或几十米，直直地不懈地生长着。
听 着 惊 鸣 的 泉 水 ，踏 着 湿 湿 的 栈
道，看着不屈的树丫，一路追寻着
来到地下森林。原来是千万年前地
壳运动带动这一片森林位移，造成
大 面 积 地 层 下 塌 ，形 成 巨 大 的 山
谷，使整片森林沉入谷底。谷底古
树参天，树分三层，巨石错落有致。
置身于谷底深处，仿佛在绿色海洋
中 遨 游 。古 松 于 无 声 处 潜 移 到 深
处，依着旭阳，坚强而愉快地生长
着，一样清香怡人。

这时，眼前是美丽的绿渊潭，
飞瀑落下几十米山崖，与一泓绿水
汇 聚 ， 默 默 地 流 淌 着 ， 滋 润 万
物，开启新途。潭中水绿如布，池
中黄鱼翔游，池岸绿树成荫。流水
潺潺而不息，幽兰低调无怨言，一
日一日，一年一年，曾经沧海桑田，
微笑面对生活。

这或许就是长白山的味道。

回 味 长 白 山

□ 王 忆

一进腊月，日子便一天一个
样子，撒着欢儿地朝前奔去。于
是，我们也在这冰冷的腊月里，
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感受着，一
天天地走进热闹的大年里。

进入腊月，母亲像勤劳的蜜
蜂一般，开始为年忙乎开来了。
她忙得最多就是洗洗涮涮，从床
罩到窗帘，从锅碗到墙壁……没
有她不去清洁的，仿佛把一年中
的清扫活计都挪到了腊月里来
做。拆洗旧的，自然要有新的，母
亲把即将换上的新物品都一一
备好，窗帘被罩，一家人的衣裤
鞋袜，甚至是一把新筷子、几个
新碗碟……事无巨细。

如今早不需要母亲做新衣
服，但不妨碍她吩咐我们去买，
所有人的全套内衣裤、鞋袜必须
买新的。更会想着今年谁是本命
年，强调买红内衣，仔细得连一
双袜子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并且
要我买回红包，她在那儿计算今
年给谁发红包，一个里面装多少
钱，又考虑要包个大红包，家族
里有刚结婚的小辈，要来拜年
的……我说今年有疫情，可能
不用发了。母亲不以为然：“怎样
都要发的，快教我用手机发红
包。”

这时候，母亲多主内，父亲
则主外，把采购的事宜全承担起
来。一天能出门两次，不管腊月

里的天气如何，回来时总能带回
一样两样新鲜的年货，今天是一
副春联，明日是一只公鸡，后天
是一袋白面……除了装饰家居
的年货，更多的还是吃的。父亲
大手大脚，像之前一样大肆购
买，尽管这些年我们多是去饭店
吃饭，但他还是会买很多东西，
劝他也没用。用他的话说，过年
就要有个过年样，大过年的，家
里怎能不备足年货？一旦来了人
怎么办……

受父母影响，腊月里的我们
也不轻松，数着手中的钱，购买
时髦的衣服 ；准备换家电和手
机；买香烟白酒；想着能否出去
旅游……一点点地购买着我们
眼中的“年货”。儿子也不甘落
后，计算着春节时能有多少压岁
钱，要买什么样的玩具、烟花，想
着要去哪里玩……

整个腊月里，母亲、父亲几乎
是数着手指过日子，腊八要做腊
八粥，腊月二十三买糖瓜……过
了小年，父母开足马力，奋力延续
着那些年里的老习俗：扫房子、蒸
馒头、杀鸡割肉……就这样，一家
人跟随着腊月的脚步，不重样地
过着腊月里的日子，慢慢向着农
历新年走去。

腊月向年去，其实就是人们心
头的一种期望，在腊月里，做足对新
年的种种打算，辞旧迎新，循环往
复，一辈辈，一年年，记录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努力。

腊 月 向 年 去

冬牧 吕超峰 摄

□唐海珍

住在这江南的小城，许多年没
见下大雪了。

有 几 年 ， 在 某 个 阴 冷 的 日 子
里，从灰暗的天空中，只飘飘洒洒
些雪沫儿，像天公打了几个冰冷的
喷嚏；有几年，只洒下几朵小小的
雪花，携带着几颗雪豆子；还有几
年，每一年只下了一场小小的雪，
地上像是撒了一层薄薄的盐，树枝
上像是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纱，这

“雪象”是一幅失魂落魄的模样，
算不上大雪，让人心生失望。

以前在乡村教书，记得有好几
个冬天都下了大雪。雪后，学校操
场上聚集了一帮大大小小的孩子。
他们堆雪人、打雪仗，寂静的校园
顿时成了欢快的海洋。

有一年，几个孩子在操场上左
边 堆 一 个 “ 爸 爸 ”， 右 边 堆 一 个

“妈妈”，中间再堆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调皮地说：“大家看，这
三个雪人像不像乐欣一家。”那个
叫乐欣的孩子不服气地对这孩子
说：“才不像呢，像你一家还差不
多。”“像你一家！”“像你一家！”
他们你一句，我一言地争吵起来。
争着争着，他们就从雪地上各抓一
把雪，揉成团，向对方砸去。旋
即，满地的孩子就分成了两个队，
打起雪仗来。一时，雪团儿像炮弹

一样在空中纷乱地穿梭，雪沫儿像
小小的白蝶和飞蛾一样在空中飞
舞。操场边有几棵琼枝累累的雪松，

“炮弹”落在它们身上，“雪衣”被炸
成碎片，簌簌地落下来，一部分琼枝
就露出了本色。那些银装素裹的小
叶蜡树，有一部分也被“战火”打得
原形毕露。此时，欢叫声，“炮弹”声，
雪簌簌落地声，大家脚踏在雪地上
的嘎吱嘎吱声，在雪地上空激荡成
欢快的交响曲，为寂静冷清的校园
带来了勃勃生机。

最近下过的一场大雪是在十几
年前。那时，我已从乡村搬迁到小
县城住。那一年腊月的某一天，鹅
毛般的大雪，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
纷纷扬扬而下。第二天，从城市到
乡村，从乡村到城市，高楼大厦、
农家小院、大路小径、田野山岗，
都盖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整个世界
白茫茫一片，形形色色的万物都被
雪同化为“清一色”。从乡村进入
城市的公路都被堵塞了。那时已临
近年关，恰逢乡里人家需要大办年
货之际。虽然大雪封路，但挡不住
乡民们进城置办年货的劲头。为了
过上富足的年，他们都步行十几公
里，甚或几十公里的山路，一路嘎
吱嘎吱地踏着积雪进城。把年货置
办齐全了，又嘎吱嘎吱地踏着积
雪，满载而归。那一年，弟弟被堵
在省城不能回家陪乡下的母亲过

年，我只得穿着靴子，踏着积雪，
步行一二十公里，下乡接母亲进城
过年。一路上，我看见从城市到乡
村的路上，蹒跚着三五成群的行
人，雪地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一行
行足迹，再加上道路旁的青山和田
野也像盖了厚厚实实的棉被，让人
感受到这景象有一种无与伦比、不
可言喻的美。这种从雪中踏过来的
年，年味儿更浓了。

那一年，我置身于雪的原野，
陶醉于雪的世界，觉得雪是美的精
灵。她覆盖出了一个洁白的世界，
那么亮丽，那么纯粹，那么圣洁！
这样的雪景是温暖的！虽然寒风刺
骨，天地间苍茫清冷，但不觉得寒
冷。因为兴奋激动的情绪把身体的
血液烧得沸腾起来，寒风一入肌
体，就变成了暖流流遍了全身。

我期望下一场大雪，为萧条冷
清的严冬带来些许生趣。

我期望下一场大雪，有大雪的
年比没有雪或小雪的年，更富有年
味儿。

我期望下一场大雪，让我重温
昔日的雪景。

若有幸迎来一个银装素裹的世
界，我会戴上粉色的帽子，围上粉
色的围巾，带上我的手机，叫上老
公和女儿去雪地拍照，让围炉烤火
的单调冬日生活，多一点绚丽的色
彩和野外的情调。

期 望 下 一 场 大 雪

金牛迎春 刘皑若 作

□潘哲夫

恍惚中
我再一次从梦中惊醒
擦亮窗户
迎接又一个黎明

肩扛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一路与风雨同行
怀揣着对梦想的希冀
我们来不及拥抱自己

奋力前行的脚步
那是我们永恒的旋律
头枕着一串串单调的数字
那是我们奋斗的足迹

多少次跌倒多少次爬起
我们从不相信眼泪
豪迈的笑永远在脸上洋溢
目光写满了坚毅

我们不需要鲜花和掌声
碧水蓝天是最好的奖励
给自己一个久违的拥抱吧
犒劳一下不屈的勇气
明天，依然灿烂美丽
脚步，依然坚强有力

梦中，
我再次醒来
——致可亲可敬的

同事们

□白俊华

借助一朵雪花晶莹的唇语
这个冬天，给远在乡下的父母
捎去一个期盼良久的讯息

告诉他们，可恶的疫情终会过去
虽然天气愈发地寒冷
我的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
吃得很好，睡眠充足
梦见老屋，好似永恒的主题
醒来睁开眼睛，感受的
不是阳光，而是星星的呼吸
每天的工作依旧那么辛苦
不忘腾出一点时间锻炼身体

我想这是你们最关心的事情吧
望子成龙，不仅仅是希冀
等疫情消退
我的脚步，定是你们
最大的欢欣，最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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